大愛生活系列（22）就業難題無解
文/鄭淳毅 03/03/2011

近日，大愛園區陸續傳出少數居民開始回到原居地「暫住」的消息。一位來自桃源區的婦女表示，八八之後房子遭毀，她也申請到永久屋居住，但最近又回到山上，住在自己農地的帳篷裡。「沒辦法，因為真的沒有工作啊！」她無奈說道。
居民自入住永久屋以來，一直有就業機會不如預期的狀況，回顧當初政府「下來住不怕沒工作，只怕你不做」的承諾，園區內的就業壓力卻是與日俱增。
八八臨工名額已大幅縮減，附近的永齡農場人力趨於飽和，居民反映很難再進入。今年初成立的勞動合作社仍在等待二期工程，未開始運作。政府當初對就業的想像是發展「觀光產業」，但真情巴士帶來的周末人潮只能算聊勝於無。雖有不少職訓性質的工藝班陸續成立，但常常在課程結束後一拍兩散。
有居民認為：「在園區裡找工作，已經是無解。有能力的、年輕力壯的，就趕快出去找工作吧。」然而，園區裡也有許多「走不出去」的族群，多以婦女為主，則是掙扎自立，尋求生活的出路。
邊緣化的角落？
政府曾對遷居永久屋者做出「下來住不怕沒工作做」的承諾，大愛園區也一直不乏資源挹注，但多數集中在八八零工、職訓班等短期的生活補助上，一旦結束，居民仍處於失業狀態。而儘管政府和慈濟都投注不少資源在園區，仍有居民日漸感到自己被「邊緣化」。
一位來自桃源區不願具名的年輕人，娓娓細數自己與周遭鄰里面對的處境：「區公所沒有在管了，慈濟被罵也慢慢退後了，八八零工的面試是早就內定了，都是協會委員的親戚。」他透露，雖然沒有遷動戶籍，但山上的區公所認為遷居者「有慈濟在管」，不會再照顧遷居者的就業需求；而事實上，慈濟所提供的協助有限。
園區現有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居民，分別組成四個協會，政府提供的八八零工名額，皆透過四協會各自提案申請，再由各協會公開招募。但不少人反映，零工名額常在招募前就已「內定」，缺乏「人脈關係」者難以躋身其中。
一位甲仙婦女也反映相同問題，並指出這種「內定」狀況，令許多經濟情況窘迫的人，無法被真正照顧：「孩子都在外面工作寄錢回家的，也在做（八八）零工。像這個帶著小孩真的需要錢的，就輪不到。」
也有的居民指出，這樣的情況，在原鄉的人際關係結構中，本來普遍：「工作機會不多，優先照顧親戚朋友，也是很正常的事。」但居住在山上的時候，取得零工僅代表多一份外快，未取得零工也還不致生活堪憂。然而，「在這裡，就是『有』和『什麼都沒有』的差別。」
「邊緣化」的處境之下，居民仍持續面對「沒有窗口」的老問題。「沒有窗口，我的問題要找誰反映？」居民們表示，園區內一直有各單位來做問卷調查，從生活問題到就業意願等，各種層面不一而足，但「問卷調查，大家都隨便寫啦！」多數人對問卷沒有信心，認為儘管無數次反映問題，問題依然存在。
八八零工幫助了誰？
八八零工機會稀少，且未能公平合理分配，引發民怨。但即使是擔任八八零工的居民，依然有擔憂：「一個月一萬多不夠生活。一個人不能做超過十二個月，以後不能再做的時候怎麼辦？」園區裡，仍需要真正的就業規劃，但顯然現階段尚無著落。
透過慈濟輔導，園區在去年成立「成衣班」。不過，慈濟的協助主要在於捐助設備、提供教室、負擔水電等。成衣班多數的訂單，仍需班裡成員透過自己的社會管道爭取。成員們在外接單、以件計酬，各憑本事賺取微薄薪資。
一位在成衣班工作的甲仙婦女搖搖頭說：「我們成衣班太辛苦了，沒人要來。」成衣班以件計酬，成員們有時為了多賺一點，一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，甚至假日加班，但月收至多數千元。該名婦女指出，不少人因需要工作而進入成衣班，沒多久又因太過辛苦而中途退出，寧願等待八八零工的機會。對此，她也表示能夠理解：「八八零工一天工作兩小時就有八百元，我們加班加得要死一天才三百，你說這樣公平嗎？」
然而，零工機會渺茫而不穩定，是她選擇待在成衣班繼續苦幹的原因。她認為：「成衣班要成長，我們就可以生活。一定要政府補助，人多起來（才能運作）。不過政府補助，沒人來也是一樣。」語畢無奈聳肩。
據悉，園區四個協會申請的八八零工總數約在七十名左右，遠不敷數百名的就業需求。但因為離家近且工作輕鬆，仍造成有人寧願等待零工、而不積極另謀生路的現象。一位在協會的工作人員即表示：「希望八八零工都留給四十五歲以上的人，年輕人自己去外面找工作。」也有居民提出，他曾幫友人介紹工作，結果卻常不了了之：「我也覺得奇怪，有工作就做，他們為什要挑？嫌這不好那不好？」
園區缺乏對「產業」的規劃，只有救濟性質的八八零工，就業問題無以解決，反而落入「惡性循環」，有居民便認為：「八八零工是害死人的政策！」
「走不出去」的人，何以維生？
然而，對部分居民而言，出外找工作也另有難處。「離家太遠的話，交通費、住宿費要自己出。算一算一個月薪水就沒了，更沒有多的寄回家裡。」而園區居民中，在年齡、學歷等條件上或有不符企業主需求，也增加求職難度。
值得關注的是，也有部分族群，被族人戲稱為「走不出去」的人。他們多半是婦女，獨自挑起照顧家人、經濟來源的雙重責任。雖然需要收入，卻因必須照顧家中老小、病患，而無法出外謀生。來自南沙魯的幾名婦女，便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成立了「吉娜工作室」，試圖以販售手工藝作品維生，力謀自立的出路。（吉娜工作室的成立，請點選這裡閱讀）工作室成員之一Langann指出，以手工藝做為謀生方式比較彈性，讓她平常能照顧家人，在家有空餘時間隨時可工作。但她也坦言，工作室剛剛成立，發展的過程相當辛苦，一切都從頭學起。從技巧、設計，到如何銷售等，仍相當需要外界協助。
而另一位參與工作室的婦女也表示，以現階段的情況，一個月做下來，收入好時不過四、五千元，再怎麼說也只能當作「副業」。她仍希望能找到一些兼職的工作補貼家用，但對於要支身照顧孩子的她來說，外出求職確實有難度。
與「吉娜工作室」成員同樣處境的案例，在園區內不在少數，他們多半只能靠親友的互相幫忙，或到處找些零工賺取微薄收入，勉強度日。
觀光「產業」在哪裡？
當初，政府對大愛園區的就業規劃，除了永齡農場之外，也認為「發展觀光」才是最主要的就業方向。但現今永齡農場員工已趨近飽和，暫無繼續擴大招募員工的計畫。而推動園區的「觀光」，現正施行的唯有「真情巴士」或偶然舉辦大型活動，究竟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？
現在的喜樂廣場的空間，擺上三十個攤位已經全滿，平時沒有遊客，只有周末兩日「真情巴士」開進園區時，居民才會前來擺攤。招待遊客的歌舞表演團、導覽等，約十人左右，也趁著此時賺取一筆外快。喜樂市集的「市長」黃昭銘表示，真正靠市集擺攤維生者，「大概就只有我們一家」，其他攤位只能算當成生活補貼。
黃昭銘是市集攤位的一員，被擺攤居民們選為市集的「市長」，負責市集的統籌規劃。他認為，市集至今未成氣候，一則商店街還沒興建，在空間運用上不免縛手縛腳，二則很多居民根本毫無經驗，仍像過去在山上隨意擺售農產品的習慣，不知道怎樣建立自己的品牌、銷售管道等。
市集原本在C區附近的「希望廣場」，因為假日遊客多時，被當地居民反映「太吵」，而遷到現在的喜樂廣場。黃昭銘也表示，大愛路杉林國中旁靠近省道的空地，才是他心目中擺攤的理想地點，也曾計畫在春節假期時將市集移到此處。但才剛嘗試，即遭到杉林國中來電，表示「音樂太大聲」影響學生上課，最後作罷。大愛園區雖被定位為「發展觀光」，但在規劃和配套都闕如的情形下，市集也難有發揮空間。
黃昭銘也認為：「商店街沒好，根本談不上什麼規劃。」市集現處於「暫時」供居民使用的狀態，要自行申請計畫、辦活動都不容易。「有時候連政府都會來跟我們說，你們現在是違法的。」因園區內皆為住宅用地，尚未正式開放給居民做商業用途。
黃昭銘認為大愛園區對遊客仍有吸引力，不少人秉著「好奇心」前來，發展觀光仍值得期待，而首要之務是完成商店街。但他也提出：「可是我覺得政府也搞不清楚到底商店街的定位是什麼。」他轉述與市府溝通的過程，「他們好像認為商店街就是拿來『供應內需』（指經營對象為園區居民），但是我問他們要賣什麼，又說以農產品為主。拜託，大家都是農民，我家種竹筍，你家也種竹筍，你有可能跟我買嗎？」他認為，商店街的經營對象到底要用於服務觀光客或是居民，政府應有清楚定位。
政府雖曾承諾「下來住不怕沒工作」，但隨著時日漸長，園區內的就業壓力不降反增。有居民認為：「在園區裡找工作，已經是無解，有能力的、年輕力壯的，就趕快出去找工作吧。」而也有居民表示：「我看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的話，大家也只好回去山上。」推行永久屋政策之初，政府對於居民的生計問題，究竟有何計畫？而如今，政府和居民，又將如何面對棘手的就業難題？

非假日的喜樂廣場上空蕩蕩的。
[image: image1.jpg]



由於道路中間的橫溝常讓遊客無法跨越，「市長」黃昭銘帶領居民一起用竹子搭了一座「喜樂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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